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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比较同源异境之中的西安话
、

焉者话和东干语声调的异同
,

揭示 了焉者话和东
干语的阴平调由共时的调值变异演变为历时的调类合并的原因

、

条件和过程
。

并论证了变异速

度和程度与语言环境的密切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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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的
“三方言

”

指陕西关中话
、

新疆焉者话和中亚东干语
。 ①东干语中的陕西分支与焉奢话都是

年前关中回族民众移居现址所形成
。

年来
,

离开故土落户异地的焉者话和东干语在新的语言环境

中与关中话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

从而分化独立为新方言
。

关中话在纯汉语的语言环境
,

焉者话处于含汉

语的多语言环境
,

而东干语则到了无汉语的多语言环境
。

三者的语言环境恰好是汉语的
“纯一杂一无

”

的渐次状态
。

这种自然形成的三级方言背景为对比研究方言变异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

语音是方言的外观形式
,

而声调是语音系统里最外层最敏感的成分
。

上述同源之三方言在语音方面

最外显的差异就是声调
。

本文考察三方言声调所发生的变异
,

并剖析声调异化的原因
、

条件和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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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声调前
,

先简介三者的声韵系统
。 ②

声母 包括零声母
,

西安话 个
,

焉省话 个
,

东干语 个
。

西安话 ’ ’
‘

绍 吞
‘

吞 乳 。
‘

’ 习 。

焉省话 ’ ’
‘

吞 各
‘

冬孔 。‘ 玮 ’ 习 。

东干语 ’ ’
‘

指 塔
‘

互 扩认 。 ’

韵母 西安话 个
,

焉省话 个
,

东干语 个
。

西安话 飞 。 息 ￡ 。习 习

毋 习

母 习

出 鞠
焉曹话 飞 盯 明 听

习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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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干语是语言还是汉语方言
,

国内外学者意见不一
。

本文不参与意见
。

本文将东干语称作方言
,

仅为行文方便
。

② 关中话本文取西安话作代表
。

本文所用三方言语料来自 王军虎 《西安方言词典》
,

江苏教育出版社 年 海

峰 《现代东干语研究 》
,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年 刘俐李 《焉者汉语方言研究》
,

新疆大学出版社 年
。

东干语

的三个声调海峰文拟为
、 、

【
,

本文根据声调的五度制将 改作川
,

同时也参考了焉誊话和西安话同调类调值

的 和

· ·



￡

焉誊话 组韵母的韵尾卜 弱化
东干语 飞飞 盯 。

习

原记为〔 〕
,

为方便排印
,

一律改为
。

勺

习

二 三方言单字调比较

西安话 个单字调
,

焉省话和东干语 个单字调
。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西安

焉曹

东千

三方言单字调的差异很明显
,

主要是声调数目不同 西安话四个声调
,

平声分阴阳 焉省话和东干

语三个声调
,

平声不分阴阳
。

三者相同处也很显著 上声和去声调型相同
,

都是高降调
,

东干语和焉省

话连调值也相同
,

上声都是
,

去声都是
。

三 三方言连读调比较

连读调和单字调分属声调系统的不同层级
。

单字调是声调的静态层
,

而连读调是动态层
。

焉省话和

东干语的单字调和连读调有区别
,

西安话无区别
,

与单字调相同
。

三方言的连读调系统列于下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西安

焉曹

东千

连读调系统三方言比较接近
,

都是四个声调
,

而且阳平和去声的调型
、

调值完全相同 上声调型相

同
,

调值西安话微异
,

终点 比东干语和焉者话高二度 阴平东干语特别
,

是
,

而西安和焉誊都是
。

考察连读调应着眼于连读调式
。

本文主要比较两字组连读调调式
。

三方言两字组各有 种组合
,

常

见调式见下表
。

西安话
、

焉誉话和东干语两字组连读调调式表
叫叫

言犷之几几
阴平平 阳平平 上声声 去声声

阴阴阴 西安安

平平平 焉省省

东东东干干

阳阳阳 西安安

平平平 焉省省

东东东

上上上 西安安

声声声 焉省省

东东东干干 ①①

① 焉者话的该字组前字是
,

为使文章简明
,

忽略 和 的细微区别 而且这种区别没有音位意义
,

一律记作
。

东干语的该组字前字海峰文描述为【
,

但词汇表中的这一字组词的前后字声调均为
,

本文据词汇表实录
,

并根

据上页注释 ②一律替换为〔川
。



续表

》》矍矍
阴平平 阳平平 上声声 去声声

去去去 西安安

声声声 焉省省

东东东干干

说明
、

焉省话的 种两字组中大多有几种调式
,

上表有 种组合 阴平除外 只取出现频率最高的调式
,

以便

于比较
。

而阴平取两种
,

因为这两种的出现频率相当
。

、

以下对比以调型为基准
,

调值的差异忽略不记
。

比如
,

和 都是高降调
,

就视为同类
,

虽然二者调值不同
。

分析上表我们发现 三方言相同和相异的调式分布得很整齐
,

第一行 组和第一列 组共 种 首

行首列一组交叉相重 字组三方言相异 其余三列三行共九组组成一个板块
,

位于板块中心的 上声十上

声 字组三方言相异
,

而剩余 组三方言相同
。

这种分布在表中呈如下形状

厅
被线条框中者相异

,

包括竖列
、

横行和中心
,

共 组
。

横行和竖列的 字组都有阴平 前字为阴平

者 组 横行
,

后字为阴平者 组 竖列
,

前后字皆阴平者一组 横竖交叉
。

中心的一组是上上相连
。

前字是阴平的第一行的 阴平 阳平
、

【阴平 上声挤口〔阴平 去声 三种字组
,

焉省与西安相同
,

调式都

是
、

和
,

而东干语与二者不同
,

是
、

和
,

这种不同是

由阴平调型相异造成的
,

焉者与西安都是低降调
,

而东干语是低升调【
。

竖列的四种组合为〔阴平十

阴平
、

阳平 阴平
、

〔上声 阴平 」
、

〔去声 阴平
,

这四组焉誉部分与西安相同
,

部分与东干相同
。

四组

的后字都是阴平
,

调值有两种 西安读〔
,

而东干读〔
,

焉省居中—阴平 部分
、

阳平后的阴平同

东干
,

读
,

而阴平 部分
、

上声
、

去声后的阴平同西安
,

读〔
。

上声十上声 组
,

西安有两种调式 〔
,

巧
。

焉奢和东干的 卜 与【 同类
,

都是两

降调的组合
。

【 〕是西安话 上声 上声 〕组特有的调式
。

将三方言相异的 种调式列表如下

西西西安话话 焉者话话 东干语语

阴阴平 阳平平

阴阴平十上声声

阴阴平十去声声

阴阴平 阴平平

阳阳平 阴平平

上上声十阴平平

去去声 阴平平

上上声 上声声

西安话【上声十上声 中有两式
,

其中的 与东干语和焉者话的【卜川相类
,

可视为一半相同
。

同理
,

〔阴平 阴平 西安和焉省共有〔 十
,

也视为一半相同
。

那么便有如下统计 焉省话与西安话有 组相同
,

焉省话与东干语有 组相同
,

东干语与西安话有 组相同
。

加上三者都相同的 组
,

便是 焉者话与西

安话有 组相同
,

焉曹话与东干语 组相同
,

东干语与西安话有 组相同
。

我们用以下公式计算两两

间的调式相似率 相似字组数 令
,

得 焉普话与西安话的相似率为 一 东干语

与西安话的相似率为 十 二 东干语与焉省话的相似率为
。

如果排列三者

的相似顺序
,

则为 西安话一焉曹话一东干语
。

如果考虑调值的差异
,

即西安的【 与焉省
、

东干的 的差别
,

那么居于相同两字组板块中的 上

上 的相异点会向外延伸一圈 围绕着〔上 上 的〔阳 上
、

〔上 阳
、

上 去
、

去 上 组都因〔 之差

而略异
,

那么原列为相同的 组要减去以上 组
,

这样只剩 组
。

但这不影响焉音和东干 二者上声都



是
,

仍是 组相同
。

另外
,

上文所说的三方言 上十上 的
“一半相同

” 也不存在
。

同样
,

在有阴平组

合的 种字组里
,

上文计算的焉者与西安相同的 组里要除去 阴十上 〕
、

〔上 阴」两组和上上组合的半组
,

只剩 组 焉者和东干仍是 组相同
。

这样
,

焉省共 组与西安相同
,

东干与西安相同的是
,

组
,

而焉者和东干相同的是 组
。

按照以上公式计算
,

焉省话与西安话的相同率是
,

东干语与西安话的

相同率是
,

而焉奢话和东千语的相同率是
。

这表明焉誉话调式的实际读法更接近西安话
,

而

东干语的调式更接近焉省话
。

三者排列
,

西安话为一端
,

东干语为另一端
,

而焉睿话居中
,

这与以上计

算一致
。

焉省话居中的相似度与焉省话居中的语言环境吻合—
西安话处于纯汉语之中

,

而东干语则处

于无汉语的多语言环境
,

焉省是有汉语但非纯汉语
。

现将 种两字组例词排出
,

每组各两例
。

轻读的轻声不标调
。

东干语 焉誉话 西安话

〔阴平 阴平 」 下文有讨论
,

此处例略

泪平 阳平 花瓶 儿
, ‘ ,

’习
‘ ,

’习
‘

哭穷 蜘
, 。沙。

‘

晚
,

扮习
‘

’
‘ 。沙。

‘

阴平 上声 恶水 习 , , , 习、落
‘ 习 ‘

母鸡 儿
, 凡, , ‘

犷
‘

阴平 去声 鸡蛋
, “ , , 魂‘ ‘ ￡“

机器
, 。

‘ ,魂 , 。
‘ “ , 。

‘ 魂‘

阳平 阴平 头七 八
‘ 。‘ ’ , ,

’
‘ 。 ,

离开
‘ ‘ ‘ , ‘ ‘

阳平 阳平 活人
‘

军习
‘ , ‘

甲习
‘

奉
‘

,

绵羊 勺明
‘ ‘

亏
‘ ￡‘ 习‘

阳平 上声 迟早 、
‘ ‘

丫
,

丫
浮水 别 尸 形

」

户 材
」

尹

阳平 去声 皮货
‘ 寸 “ ‘ ,‘ “ ’

‘ ‘

麻利
扭 “ , “ ‘ ‘

上声 阴平 打听
,’习 ,’习 , ’习‘

水缸
, 勺‘ 舀 ,

时
, 介

“ 习 ,

上声 阳平 把门
弓‘ 习‘ ‘ ‘ 己门

马勺
,

斤
‘ ,

落
, 伪

上声 上声 手表 舀罚
‘

扩
几 舀 苏, , 各刊

‘ 乌‘

守寡 舀粗
, , , ‘ , 含 知

“

上声 去声 炒面
, 礴 ‘。 ‘ “ ‘,

许愿 。 , ‘刁 。 弓, “ 。 ￡

去声 阴平 臭虱 各腼
‘

, , 月

如
月‘ ,

户
‘ ,

大哥
‘魂 魂 ‘弓 , ‘魂 ,

去声 阳平 大人 “军习
, “孕了

‘ “够
,‘

肉头 秘 伽
心

矽
弓‘

’
月

甲
,‘

’
‘

去声 上声 糯米 “ , “ , “

骤马 ’
‘ ‘

’
石 , 弓 ,

劝。
”‘ ,

去声 去声 素菜
‘ , 飞“ , “ 。。 , 确 飞“

大话
难, ‘ 礴月 “ “ “

以抽象的调式论
,

以上 种组合中
,

第
、 、 、

四组三方言调式完全相同
,

而其余则有同有

异
。

但这只是理论值
,

实际到具体词
,

还会有差异
。

比如第 组的
“
素菜

” ,

西安话和东干语是 〔 〕
,

而焉曹话实际是 」 轻声
,

再如 巧 组的 “骤马
”

前字
,

按调式应是 「 〕
,

但焉者话为〔 孔 这

是相同调式里具体词的差异
。



四 三方言阴平的变异

上节的讨论表明
,

三方言调式差异之源是阴平
,

这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
,

凡含阴平的调式三者均相异 共 组
。

第二
,

三方言的阴平在调式里呈不稳定状态
,

或变调或不变调
,

变调位置或前或后
。

比如
,

西安的【阴
十阴〕字组

,

前字阴平部分字由【 变【 在阴平为后字的 种字组里
,

东干语后字阴平由【 〕变为【 〕

而焉省在【阴 阴〕和【阳十阴〕字组中
,

后字阴平由【 〕变【 〕
。

再如变调位置的不同
,

西安是前字阴平变
,

另二者是后字阴平变
。

第三
,

阴平在焉普话和东干语的单字调里隐遁
,

二方言均归入阳平
。

阴平不仅因调值的不同构成三方言调式之异
,

而且单字调阴平调类的隐匿与显现还造成了三方言语

音系统的离异
,

成为三者分化的重要前提
。

而阴平调类的隐匿与调值之异有直接关系
。

共时语流音变使阴平调值异化

阴平的变异集中体现在〔阴平 阴平 的组合里
。

西安有〔 二式
,

焉誉话有 〕和
,

东干语有
,

举例如下

调式 西安话 调式 焉誉话 调式 东干语
腊月 一 , 。, , , 。,‘

锅盔 幼 蜘 知 ,

晚 蜘
,

阴天 己 , ’ , 习‘’ , 习 ’ ,‘

说书 昌 , 冬 , 乒 ‘ 介 , 九

刮风 ‘几。, , ‘几。, , 知 , ,免。,‘

西安话的〔 】是本调
,

两字阴平读本调皆不变的三方言只此一式
,

西安的【 十 和另两方言的

及〔 总有一字变
。

从语流链看
,

阴阴相连的变调是一种异化
。

无论西安
、

焉省的〔 还是东

干的〔
,

都属低调类
。

阴阴相连如果读本调
,

就是低调域的同类调值的反复
,

这与汉语抑扬顿挫的韵律

要求抵悟
,

同时连续低调的发音未必顺畅省力
。

将其中之一字改作〔
,

仍由低音域起音
,

改动不大
,

但

避免了连续两个低降调或低升调的同类重复
,

同时将音高域扩向高音区 度
,

将高音提升二度
,

拉开了

阴平调式的抑扬间距
,

这是合乎音理的异化
,

或者说
,

是音理调节而导致的异化
。

正因为如此
,

西安话〔阴

阴〕字组的 式远多于 式
。

我们统计了 《西安方言词典 》的全部两阴平字组 〔不含轻声词
,

共 组
,

」有 组
,

组
。

占 阴 阴 字组的
· ,

是 式的 倍
。

此

外
,

焉省话的〔阴 阴 字组里没有【 式
,

东干语也没有【 式
,

都缘于此理
。

阴平调值的异化导致调类的合并

阴平连读调的这种共时异化
,

最终导致了焉眷话和东干语单字调的历时合并
。

三方言阴阴字组的四种调式
,

从结构层面看
,

是单字调层和连读调层的汇合
,

从时间轴看
,

是历时

和共时的叠合
。

四种调式涉及三种调值
,

〔
, 。

〔 是西安阴平的单字调
,

〔 是焉誉和东干

阴平的单字调
,

也是西安阴平的连读变调
,

〔 分别是焉省和东干阴平的连读调
。

西安阴平的单字调

与焉者的连读调重合于
,

而西安阴平的连读变调与焉誉和东干阴平的单字调重合于
,

而 又是

三者阳平的单字调
。

由于三者的渊源关系
,

我们有理由相信
,

西安调式的今天就是焉省和东干的昨天
,

西安共时轴上的现象曾是焉省和东干历时轴上的事实
。

这就是历史语言学所说的
“
将纵的时间横放

”。

事

实上
,

焉省阴平的连读调 就是它曾有过的现己隐去的阴平的单字调
。 ①由此我们推断

,

东干阴平的连

读调〔 也就是它曾有过的现已隐去的阴平的单字调
,

至于调值由 至〔 的变化
,

待查
。

而对焉脊和

东干而言
,

目前阴阴字组的调式
、

和
,

实际上是阴平调值历时和共时的叠加
,

和 是阴平单字调的历时值
,

而 是共时值
。

据此
,

我们可以剖析焉誉话和东干语阴平阳平合一的起

因
、

条件和过程
。

年前
,

焉者话和东干语的使用者由关中迁徙到了多语言区
。

焉誉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
,

人口最多

的前四个民族是维吾尔族
、

汉族
、

回族和蒙古族
,

当地还有其他汉语方言
,

所以焉省话的语言环境是

多语言共处
,

以汉语
、

维吾尔语为主 多汉语方言相间
,

以焉奢话为主
。

东干族主要分布于中亚的吉尔

吉斯斯坦
、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

三处通行的语言主要是俄语及当地的吉尔吉斯语
、

哈萨克语和

① 参看 《焉者汉语方言研究 》第一章第三节
“
焉省汉语方言的形成

”。



乌兹别克语
,

东干语为东干人内部使用
。

所以
,

东干语的语言环境是 多语言而无汉语
,

俄语是强势语
。

在焉者话和东干语的新栖身地
,

除汉语外
,

其他所有语言都是无声调语言
。

而 世纪后叶
,

在关中回民

向现居住地迁徙的十五六年间
,

所经国内各地的汉语方言多是三个声调
,

如今属中原官话陇中片的清水
、

秦安
、

张家川
、

临夏 清朝名河洲
,

属兰银官话银南片的灵武
、

吴忠等
。 ①

年前
,

焉奢话和东干语从关中话剥离之初
,

与今天的西安话相似
,

四个声调
,

阴平是低降调
。

〔阴

平十阴平 」字组的连读发生异化
,

使阴平字生出〔 调
。

音系内部的这种原属语流链的共时音变
,

由于外部

语言环境的催化
,

而成为一种历时轴上的演变
,

从而改变了单字调系统
。

阴平的变调 是升调
,

而本调

是降调
,

如果单独念
,

「 」比〔 」上 口
。

同时
,

环境也在起作用
。

与东干语和焉者话终日接触的是无

声调语言
,

焉者话虽也接触汉语
,

但在焉省话形成之初接触最多的新疆北部的汉语方言也是三个声调
,

日久终受染
。

由于内外的双重作用
,

阴平的连读调 移至单字调
,

与阳平的单字调 重合
,

于是单字

调系统的阴平被淹没
,

由四个变成三个
。

连读调向单字调迁移的现象并不鲜见
,

比如普通话的上声
,

单

字调
,

连读调多读〔习或
,

不少人就将 或 〕当作上声的单字调
,

这在说地方普通话 间有方

言特征的普通话 的人中常见
。

当然
,

这是误读
。

可是
,

如果大家都
“
误读

’夕 ,

就会变成语言事实
。

连读

调向单字调迁移的道理很简单
。

连读调是声调的实现状态
,

在言语中具体而鲜活
,

自然可感 而单字调

是声调的抽象理念
,

是鲜活言语之外的抽象
,

它的实现是人为复现
,

而这种复现的手段之一便是以具体

可感的言语为模特
,

于是具体的连读调被复现成单字调
。

综上所述
,

焉省话和东干语的阴平阳平合并
,

由阴阴字组的语流变调开始
,

出现〔
,

继而 替代

阴平原单字调
,

与阳平的 合一
,

最终完成两调类合并
。

在这一变化中
,

语流的共时音变是变异的内部

诱因
,

而无声调或少声调的多语言环境是变异的外部条件
,

连读调向单字调的迁移是变异过程
。

观察今天三方言的连读调式
,

可以看出
,

三者阴平的变异速度不同 西安只是处在语流音变阶段

东干语己完成阴阳平的合并
,

恢复了固有秩序 而焉省话完成合并的时间不长
,

尚未完全恢复秩序
。

显

示以上信息的标记是阴平在调式中的调值
,

或者说
,

是阴平遵守变调规则的情况
。

三方言两字组有一个

共同的变调规则 前字受制
,

后字稳固 如果变调
,

一般是前字变后字不变
。

对这条规则的遵守程度折

射出变异的速度
。

现在我们考察三方言含阴平的 种两字组的变调
。

先看西安话阴阴字组的异化式
十 〕

,

前字由 变
,

而后字未变—调式的异化也遵循
“
前字变后字不变

”

的规则
。

再看东干语

和焉省话前字是阴平的三种字组【阴平十阳平 〕
、

阴平十上声 和汇阴平 去声〕
,

前字一律不读单字调的 〕
,

变读为 〕或〔 〕
,

后字阳
、

上
、

去一律读单字本调〔
,

也遵循
“

前字变后字不变
”

的规则
。

前

字是阴平的字组看不出差异
。

再看东干语和焉省话后字是阴平的三种字组〔阳平 阴平 〕
、

〔上声十阴平 〕和【去

声十阴平 」
,

东干语整齐划一
,

后字阴平一律不变调
,

读现在的单字调 〕而焉者话则不整齐
,

有的变读

口
,

有的不变
,

读单字调 〕
,

表现出无序
。

这便显示出差异了
。

东干语两字组的后字阴平整齐划一地

遵守
“
后字不变

”

的规则
,

这说明东干语阴平阳平合并后声调系统己趋稳定
,

固有秩序已经恢复
。

而焉

脊话两字组后字的无序表明变异完成后还未稳定
。

稳定需要时日
,

因此我们说
,

东干语的阴阳平合并的

完成要早于焉省话
。

这与东干语处于无汉语环境而少逆向影响不无关系
。

在阴平的变异上
,

西安话居变异的起点
,

东干语 己迈过终点
,

而焉者话正迈进终点
, ’

但还没有恢复

固有秩序
。

三者声调演化的排列顺序又一次与语言环境的顺序相合
。

、
一

’ ,

一 , ,

一

① 参看 《焉誊汉语方言研究 》第一章第三节
“

焉省汉语方言的形成
’, 。


